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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 

——閱讀《一位名人臥病在床（《維摩詰所說經》導讀）》心得 

 

 

雖說《維摩詰所說經》是以在家居士為名的經典，卻不可小看了它。維摩詰居

士並不是一個由業報而入五濁惡世的普通功德主，而是在家佛——金粟如來的化

身，故能以無礙辯才與無上智慧使須菩提、迦葉、羅睺羅等佛陀的大弟子無地自容，

不敢遵佛旨前往探病。書中借維摩詰居士、文殊菩薩、佛陀及諸大阿羅漢之口，以

辯論、問答的形式，討論了菩提、道場、菩薩行、解脫、空、四無量心、不二法門

等諸多議題，其間機鋒挑激，精彩迭現。《維摩詰經》對後世禪宗思想影響深遠，

法語於《楞伽師資記》、《六祖壇經》、《古尊宿語錄》中多有記載，維摩詰居士是真

正的傳佛心印者！它優美流暢的語言文字和譬喻，為大量文學作品所取法，如唐詩

和六朝志怪小說；詩人王維字摩詰，典即出自本經；「天女散花」情節更被排演為

戲劇、崑曲。可見一千餘年來，《維摩詰所說經》已滲入我們日常的文化、藝術，

只是我們還不知曉罷了！我認為今日宗薩欽哲仁波切以現代化的語言，平實而不

失生動地為我們導讀《維摩詰所說經》，正是想普及推廣這部大眾平日接觸較少，

但卻是了義的經典。能有緣閱讀這充滿趣味與哲理性的小書，是我們福德資糧的具

足，如何能將之轉化為智慧資糧，就要看我們能否確實掌握經典的義涵，並且將它

落實到實際的行動中去了！ 

 

《導讀》所採用的《維摩詰經》為阿難所述、姚秦鳩摩羅什翻譯的三卷本，共

十四品，品與品連環相扣，具備一部精彩小說的全部要素：故事、情節、人物、主

題、對白、場景、觀點。在開端、發展、高潮與結局中，又蘊含有矛盾衝突、演變、

解決，張力十足。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閱讀經文時，或緊張得屏住呼吸，或開懷大

笑，間或疑惑不已。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來「踢館」的維摩詰居士後事如何？維摩

詰以居士之身力壓群菩薩，到底是何方神聖？然而「導讀」顧名思義是引導閱讀，

宗薩欽哲仁波切截取經文，圍繞主線展開為「場景」、「佛土在哪裡」、「維摩詰」、

「解脫與束縛」、「什麼是不二？」等二十四小節，俾使我們對經義有一個整體脈絡

上的認識。但我建議大眾將此導讀作為經文的藥引，閱畢後還需拿來原典，一字一

句地推敲琢磨。萬不可以為讀了導讀便掌握了《維摩詰經》的全部，效仿維摩詰居

士口出狂禪，生輕慢心，以為佛法不過如是，那可真是「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了！ 

 

因為宗薩欽哲仁波切並非用中文寫作，中文版《導讀》經過了譯者的再加工，

存在與鳩摩羅什譯本用詞相異之處，如經中維摩詰令萬二千天女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導讀》中為「受菩薩戒」；經文「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以無分別空

故空」、「末學」，在《導讀》中分別為「因為只要有慾望和渴求，就會有『存在』」、

「『空於空性』就是思維『空性是空性』，而且『空』於這個概念」、「不明瞭情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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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物情節方面，仁波切的敘述口吻較戲劇化，增補了經文所無的人物心理、

表情、動作描寫，如原著中迦葉只說「是故不任詣彼問疾」，書中引申為「他真正

地徹底摧毀了我的驕傲。我連想到再看到他一次，都無法忍受！」在維摩詰連珠炮

般質問須菩提後，原經「（須菩提）聞此茫然，不識是何言，不知以何答，便置缽

欲出其舍」，《導讀》則採用較誇張的藝術手法：「須菩提立即趕到極度的沮喪，沮

喪得以致他的四周十方都變得一片漆黑，乞食的缽也從手中滑落，掉在地上。」雖

然上述例子使人物性格更為立體鮮明，阿羅漢也展現出有血有肉的真性情，拉近了

與讀者之間的距離，卻也不免同經文語義產生一定偏離。但瑕不掩瑜，《導讀》在

教理方面發表了諸多深入淺出、直指人心的高明見地。本文將《導讀》與經文相結

合，談談自己粗淺的收穫與讀後感。 

 

依我不甚高明的見解，《維摩詰經》很像是一齣佛陀、維摩詰與文殊師利菩薩

自導自演的劇目，為的是教導修行者出小乘入大乘，這也是經文給我印象最為深刻

之處。聲聞、緣覺害怕世間煩惱，安住於不生不滅的無餘涅槃，大乘修行者則「伏

請世尊為證明，五濁惡世誓先入。如一眾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我們平日

看到新聞對慈善家的報道，忍不住熱淚盈眶，也應用同樣的柔軟心讀佛經，體會佛

菩薩對我們的深切悲憫與無上誓願。初學佛時由世間苦而生起出離心，可若以「人

世太苦，我要去極樂世界，再不回來了！」就與大乘精神背道而馳，假若佛菩薩都

做如此想，還有誰來度我們？須知學佛不是為自己，而是為眾生。 

 

維摩詰語文殊師利菩薩：「若住不調伏心，是愚人法；若住調伏心，是聲聞法。

是故菩薩不當住於調伏不調伏心，離此二法，是菩薩行。在於生死，不為污行；住

於涅槃，不永滅度，是菩薩行；非凡夫行，非聖賢行，是菩薩行……雖觀諸法不生，

而不入正位，是菩薩行；雖觀十二緣起，而入諸邪見，是菩薩行。」與訓斥須菩提

之言異曲同工：「若須菩提不斷淫、怒、癡，亦不與俱；……以五逆相而得解脫，

亦不縛不解……非凡夫，非離凡夫；非聖人，非不聖人；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

相……入住邪見，不到彼岸。」一方面講非空非有，又不離空有，不落兩邊又不執

著於中間的中道實相觀，同時也在揭示行菩薩道時應該如何處理「俗」與「真」的

關係，即是「不盡有為，不住無為」。凡夫迷惑於世間的有為法而不知盡，修為又

不足以住於無為；二乘修證的目的是進入無為涅槃正位，急於斷盡有為法。唯菩薩

能盡有為而不盡，能住無為而不住。菩薩不捨世間有為法，因為有為法如鏡中花、

水中月，也是空。故能「不離大慈，不捨大悲；深發一切智心，而不忽忘；教化眾

生，終不厭倦」；不住無為，因為「謂修學空，不以空為證；修學無相無作，不以

無相無作為證」，小乘的空是捨，空、無相、無作皆不作為大乘修證的標的。菩薩

「觀世間苦，而不惡生死」、「觀於空無，而不捨大悲」乃由於救度一切眾生的本願

尚未達成的緣故。除此之外，宗薩欽哲仁波切認為維摩詰的話中存在破除法執的深

義：「就如同幻想並非真實的，令我們從幻想中解脫的方法也是並非真實的。……

因此說法、聽聞、理解、了悟，全都是幻想。」而維摩詰教訓人的語言更是空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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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因此維摩詰一再用幻術師與所化幻人的譬喻安慰被他罵懵了的羅漢們。 

 

「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皆是如來種」，所謂狂心頓歇，歇即菩提。迷了、有攀

緣的心就是狂心，把煩惱執著一下子轉過來了，就是離垢明慧的菩提心，狂心與菩

提心是一不是二，凡夫與佛也是一不是二。菩薩「留惑潤生」，利益的不只是苦難

眾生，也是他自己，本欲度眾生，反被眾生度。因為菩薩發無上正等正覺心，為度

有情而不出生死，終可證得佛果，是耽住解脫涅槃的阿羅漢永遠無法企及的。文殊

菩薩言：「若見無為入正位者，不能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譬如高原陸地，

不生蓮花，卑濕淤泥，乃生此華。如是見無為法入正位者，終不復能生於佛法；煩

惱泥中，乃有眾生起佛法耳！」故迦葉歎息曰：「我等何為永絕其根？於此大乘，

已如敗種！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皆應號泣，聲震三千大千世界。」又

曰：「乃至五無間罪，猶能發意生於佛法，而今我等永不能發。譬如根敗之士，其

於五欲不能復利。如是聲聞諸結斷者，於佛法中無所復益，永不志願。」即使聲聞

終身聽聞佛法、十力、四無畏等，也不能發起菩提心了。真令人無法想象，大阿羅

漢竟會羨慕造五無間罪的惡人，因為他們能發菩提心，不斷三寶，仍能從佛法中得

到利益，有報答佛恩的可能，可見學佛要尤其小心「空病」，「唯有空病，空病亦空」。

愿力有多大，成就就有多大，「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

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地藏王菩薩「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亦是如此。我們今

天能有幸學佛，並一開始就聽聞大乘教誨，更要發起深心，「將此深心奉塵剎，是

則名為報佛恩」，不能只口頭念過而已。 

 

眾生於八萬四千種塵勞煩惱中打滾，欲脫而不得，諸佛應機而取方便，以此作

佛事，名為入一切諸佛法門。與以往印象中佛菩薩在天上清潔嚴凈的形象不同，維

摩詰對大迦葉說，十方無量阿僧祇世界中作魔王的人，多是證得不可思議解脫菩

薩，為了方便教化眾生，所以現身作魔王。《華嚴經》以大自在天的摩醯首羅天王

為十地菩薩。南懷瑾在《花雨滿天維摩說法》中說：「我們一般學佛之人狹隘的見

解，只能入佛，不能入魔而超然成佛。」又說：「只要我們心中明白了，即使在魔

境界也是好的道場。」善財童子參拜的婆須密多女便是菩薩示現為青樓女子，以吻

唇接舌，使人離除貪慾，斷滅情愛，發度眾生之愿，是離貪欲際解脫門。《法華經·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佛告無盡意菩薩，觀世音菩薩在娑婆世界中，由方便之力，

現眾生所相應之種種身而為說法。可知菩薩示行五無間罪、貪慾、瞋恚、愚癡、貧

窮；示入地獄、餓鬼、色界、無色界，都是苦心孤詣地為眾生啊！維摩詰居士以有

妻子兒女的居士身，為那些被俗務纏身、苦於盡責而無法入沙門的居士們樹立表

率：發菩提心就是出家，出家是心出家，而非身出家，居士一樣可以得解脫，有大

成就！ 

 

宗薩欽哲仁波切認為，維摩詰批評舍利弗打坐是因為「真正的禪定是同時既

『禪修』又『非禪修』；在座上禪修與座下禪修之間，不應該有間隙；而且散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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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之間的藩籬必須崩解，我們不應該避開日常活動，要保持正念，但同時持續你

的行動。」這一點我很以為然，我曾有一段時間抱持著錯誤的觀念禪修，以為不管

座上、座下，都應該什麼都不要想的狀態，這樣才能達到空的境界。實則佛法不是

要我們不起心動念，是要念念是正念而非妄念，行住坐臥當皆在定中。仁波切還一

針見血地指出，「現代的『內關』修行者所珍視的那種心不散亂、一心專注的安住，

也是一種根本上的疾病。如果菩薩能不停留在安住的狀態，而懂得運用別要的善巧

方便去超越並拆解『安住』。」對於凡夫而言，沉溺於打坐的禪悅安寧所帶來的巨

大快樂之中也是執著，心中存了一個不動，就已經是動了；對於菩薩則是《楞伽經》

所說的「無有涅槃佛，無有佛涅槃」。 

 

另《維摩詰經》對我頗有啟發的一點是，我們的慈悲心是不平等的，「憐貧嫉

富」已經成為固化的思維模式。仁波切言：「我們應該僅只對窮人、病人、可憐的

孤兒懷有慈悲嗎？或只對流浪狗？對身處惡劣天氣下的流浪漢，我們會感到同情，

但在推特上看到比爾·蓋茨吃到燒焦的牛排時，我們卻無動於衷。維摩詰似乎是在

對大迦葉說，所有的人，不論富貴或貧賤，不論聞名或無名，都應當是我們平等大

悲的對象。」實際上，富人有富人的煩惱，相較於窮人，富人的煩惱更不容易解決，

他們也就更難快樂。而從另一個層面來說，財布施容易，法布施難。許多佛經的結

尾都提到，善男子善女人以恆河沙數珠寶，多劫供養如來，都沒有受持讀誦、廣為

流傳經文所得功德來得大。我們也應勤勉修學，深入經藏，提升智慧，等無差別地

對一切眾生施行法布施，才是一切世間的福田。 

 

最後回到本文的題目，維摩詰居士為何生病了？佛菩薩也會生病嗎？維摩詰

自言：「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眾生病滅，則我

病滅。……又言是疾何所因起，菩薩疾者，以大悲起。」佛菩薩見面互相問訊的內

容竟也是「少病少惱？教化眾生，得無疲倦？」有情眾生因煩惱無盡而常在病中，

菩薩連生病的境界都比凡夫高出了不知多少！大乘菩薩智不住三有，悲不入涅槃。

而今維摩詰居士因悲心過度而有疾，眾生無邊，恐怕要無休止地病下去了吧？因為

篇幅關係，本文對經中如不二、解脫等議題未及論到。而此篇心得的結束，並不是

閱讀《維摩詰經》的結束，而是依經旨行菩薩行的開始，方才能不負維摩詰居士及

諸位佛菩薩的殷勤期盼！ 


